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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近，在外的人陆续回来。四个
人，三男一女，刘、王、孙、小曼，从玩泥巴
到十七八岁，后来风吹柳絮各奔前程。也
没走散，每年回乡聚一次，喝顿酒，唱K、转
场夜宵。
相聚，是记忆重现和稀释乡愁，车轱

辘话来回说，宴饮、K歌、夜宵，有人对时间
流逝恐惧，喝醉之人躺下与死亡无异，在K
歌嚎叫中挥发酒精，渐消化的胃便有虚空
感。夜宵路边摊，红棚子灯光招摇，前几年
夏夜有粗金链男、妖冶浓妆女，排档菜色
粗糙可疑，老板在瞌睡与赚钱间挣扎，烧
烤味和啤酒瓶在空中碰撞，纹眉如卧蚕的
女子手夹香烟，高喊老板再拿一箱啤酒，
脸上油光泛滥、妆容模糊。

今年不同，四人酒喝得不多，说现在
谁还去唱K？唱来唱去是老歌，吼得脸红脖
子粗，包厢里灯光迷离，头顶闪亮、肚子前
凸，自己先觉得没意思，到了保温杯枸杞
的年龄了。

小曼，早先笃定独身，曾有个规模不
小的教培机构，鼎盛时策划欲上市，她妈
原先催婚，眼见女儿事业如火如荼，改口

“我女儿做大事的人，怎能让家庭困住？”
在上市画饼中，她遇见一优质男，冰心融
化。几番纠缠，被情所伤，不会水的人差点
溺亡。这里一草一木、风和雨，都在提醒她
一场中年火烧连营，差点烧到骨骸全无。
她躲进禅修冥思几昼夜，心中块垒豁然放
下，下山火速出售教培机构，不久即有人
接盘，又卖了自己房子，准备提前退休，换
个地方休养生息。谁料半年后教培灭顶、
房价下跌，她高位套现，业内人连连叹服
她先知先觉。

小曼擎了高脚杯杯柄，半杯红酒荡
漾，红晕满脸。刘心里空空的，趁酒劲舔
道：“小曼，你考虑下我怎样？”“打住，我不
想当后妈，不婚不育保平安。”

小曼曾带男友回来，在酒桌上，刘立
马大舅哥附体，酒过五味大着舌头，把男
友肩膀拍得啪啪响，谆谆教诲：小曼就是
我妹，你要对她不好，我饶不了你。来，扫

一下加个微信。
小曼男友成了前男友，他躺在刘的好

友里像一个戳眼的墓碑。小曼是刘的女兄
弟，前男友当然是衣服，还是过季衣服。刘
一想，和他不同城不同行，便删了。
王和孙各自说自己的一年，走同样路

线，上同样的班，偶尔圆滑，偶尔峥嵘，和
天气一样，晴晴阴阴复晴阴。

小曼说今天别打牌了，找个茶楼聊聊
天。四人坐定，茶水果点上来。我们摆个龙
门阵，每人讲一个故事，自己的，别人的都
行。大家笑起来，像小时候开故事会。

刘说，那我先讲，你们别笑话我。他
“咳咳”清嗓子喝一口茶。我和儿子他妈离
后，别人介绍几个，我都没相中。有次我在
三亚参加行业培训，半休闲性质。遇到个
邻市的女孩，之前就认识，她入行晚，我们
常网上交流，她崇拜我，开玩笑叫我师傅。
这次见到她，突然感觉不一样。

孙拍拍刘的肩膀，你小子春心荡漾。
刘笑着说：连着两晚我们在海边散步，逛
夜市，去网红店排队宵夜。刘摸了一下耳
朵，像那年的风刚吹过他耳畔。哎，你们不
知道，海边的她多好看，淡黄色吊带裙，浅
棕色头发垂在雪白肩膀上，蕉风吹过，头
发耳环在美人坑里打秋千。她脱了细带凉
鞋，露出车厘子红的脚趾，笑着跑在沙滩
上，每一步都踩在我心上，真真个妙人儿，
唉，我心软话多了。小曼笑道：老房子着火
了。王笑说：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拿下没
有？刘道：别急，听我慢慢说。第三晚，我们
距离更近，无需明说的吸引与纠缠，从说
话到肢体语言都褪了陌生感，到她说上
句、我接下句的状态。小姑娘第一晚拉我
手，第三晚挎我胳膊，像百灵鸟，叽叽喳喳
说不停。她刚分手，我这大叔妥帖的润物
细无声很得她心，什么叫呼之欲出、水到
渠成？这就是了。

街心公园，广场舞大妈刚散场，喷泉
音乐像羽毛钻心撩拨。我打小不吃冰淇
淋，买了两支甜筒，甜到心里，真是最难忘
的晚上。哗啦啦下起暴雨，我们跑到附近

门厅躲雨，抬头一看是个酒店。我笑着看
她，她笑吟吟看我，秒懂。我出门前有心
思，身份证揣口袋里。前台是个长得不错
的小伙子，他说：先生，您的身份证。我回
答好。我手伸进口袋，没摸到，明明记得带
了。摸遍所有口袋都没有，我尴尬地说，忘
带了。匆匆拉她出去。复盘出门每个动作，
想起来了，换鞋时我放在水台上。她不说
话脸黑下来，飞快甩开我的手，跑到路边
拦了出租。打她几个电话，根本不接。第二
天她像从不认识我，我跟她解释，结果发
现她把我拉黑了。男人的自尊也是自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王笑弯了腰，一口茶喷在地上：哈哈
哈哈，你，你，你这个倒霉家伙，临门一脚，
才发现脚下没球。

小曼卷着丝巾，缠满手指又松开。我
来讲一个，我同学婶婶的故事。婶婶年轻
时有个男朋友，是她同事，两人爱得死去
活来，但婶婶父母不同意，她家几代干部
身份，经济宽裕，男朋友家，寡母带几个还
在上学的孩子。婶婶妈骂她：你嫁到他家
当老妈子？你工资全贴了都不够，他家是
个无底洞。——— 爱情越反对，火烧得越旺。
婶婶喜欢看书，觉得自己是名著中为爱不
顾一切，誓和家庭抗争到底的女主角。她
爸一看阻拦无效，把女儿调到下面乡镇，
婶婶还是不让步，后来男朋友辞职去南
方，此后再没联系。

一晃几十年，婶婶丈夫去世了。在同
事孩子婚宴上遇到前男友，闹哄哄的人群
消失了，婶婶一口也吃不下，从前的白月
光洒在桌边，明晃晃照着婶婶，前男友也
不错眼珠看她。聊过知道，前男友也丧偶。
同事说：你们不要辜负了现在，从前的遗
憾补回来。双方孩子也明理不反对，婶婶
和前男友鸳梦重温，十天后领证。

刘说：哎呀，真好，这简直是《霍乱时
期的爱情》中国版。

小曼慢悠悠说：爱情是最好的美容
品，少女的娇俏爬上婶婶眉眼，两人执手
相看泪眼，刨根问底唠叨不停，从前没说

完的话，一场为何没看的电影，相互补充
验证每个细节，又哭又笑，剖析一个个瞬
间心理。宛若梦中，时间之河倒流，千帆皆
过尽，梦中人在眼前，蜜里调油。叙好别后
离情，老头对婶婶说：有你的风景最美。两
人退休金不菲，老头对婶婶也大方，几年
里带她游了二十几个国家。老头喜欢摄
影，拍了婶婶在樱花、蓝楹花树下，在非
洲、在冰岛，老闺蜜们把婶婶旅行路线当
指南。逢年过节，老头给双方儿女红包都
一样。婶婶的孩子说她前辈子拯救了银河
系，夕阳红，红得发紫。
欢愉的日子快如闪电。三年后婶婶得

病瘫痪，一个喜欢到处跑的人困在床上，
心里很萎靡，老头尽心尽力服侍，还找了
保姆。这样过了两年，老头忽然和保姆搅
到一块，要和婶婶离婚。婶婶没任何挽留，
答应了。
刘说：如果老头瘫痪呢？婶婶会不会

离开他？小曼说：谁知道？也许不会吧？人
性经不起考验。

孙说：该我了，我想想讲什么。嗯，我
表哥的故事。他是个包工头，带一帮农民
工辗转工地。去年春节前工人工资发不
了，他欠人的人欠他的，一团乱麻。工人等
着拿钱回家过年，堵在他家门口，又拉横
幅又嚷跳楼。他在外要账，各种焦头烂额、
做小伏低求爹爹拜奶奶，最后要回大部分
欠款，够发工资了。大年二十九中午，他从
银行取款出来，准备下午发工资。那天大
雪纷飞，他上车发动，雪片纸钱一样扑在
玻璃上，不知怎的车一滑，撞上路边一根
电线杆，电线杆倒下来，把车砸得扁哒哒，
碰撞声像开业的礼炮，震得人心头发颤，
四周人围过来，在雪地上围成一个巨大的
圈，我表哥当场死了。后来鉴定不是电线
杆致命的，是猝死。
孙讲完，和刘、小曼都叹了一口气。王

不胜酒力，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刘推了推
他：哎哎，临到你讲了。王嗯嗯了几声没
醒，伴着鼾声，他的鼻息有节奏地喷在面
前水杯上，杯壁一会蒙上水汽，一会又散
去。小包厢的吊灯垂下来，光线喝醉一样
水汽氤氲恍恍惚惚，给四人镀上一层古旧
的光晕，他们也像一个遥远的故事了。

新 龙 门 阵
张 薇

小小 说说

爹双脚戳在淤泥里，身稳如山。呸口吐
沫在手心搓搓，挖起一锹泥，身子顺势扭
动，那块黑泥来不及翻身，便以一个优美的
弧线飞上塘埂。一条手指长的泥鳅慌慌张
张从那锹泥土里逃落下来，我就站在塘埂
下，眼尖，赶紧伸出兜笼去接，一个趔趄，险
些将兜笼里的收获泼出去。爹笑着伸出长
锹，铲起泥鳅递过来。
兜笼沾着黑稀泥，老沉了，里面的黄

鳝、泥鳅们气急败坏吐着泡沫在乱窜。年前
冬闲，爹带着我们在清理池塘淤泥，那黑色
淤泥一锹切下去，油亮闪光。

腊月二十四，村里起年鱼。家门口的池
塘原先年年都能养出许多肥美的鱼，几十
户人家每户都能分十来斤。自从电鱼人出
现，白天电，晚上偷，加上池塘淤泥沉淀，慢
慢变浅，鱼也越发稀少。早上，队长请人来
起鱼，两位师傅在池塘里打猛、晃荡、拉网，
声势浩大，吭哧吭哧逮了半天，手冻通红，
每家才分到两条斤把重看鱼。

爹递给队长一支玉猫烟，说塘浅养不
住鱼，这样下去明年连看鱼都吃不上。队长
吸口烟，眼神忧郁，问老胡你看咋办？爹说
这塘是好塘，不能叫淤泥填满，得挖。队长
说现在到了年拐，家家都忙过年，大冷天
的，哪里叫得动人出勤啊。爹说，队长你想
办法把塘水抽干，我来清淤。

队长说，老胡你可要想好了，现在上工，不记工分，没有报酬。爹
说，干塘后小鱼小虾大伙分分，但是这一塘淤泥得归我。队长笑说好好
好，你清的淤泥当然归你。队长觉得我爹是个干事的人，便许诺来年可
以多分我家几条鱼，然后找来两台水泵，通上电哗啦啦往沟里抽水。塘
浅泵有劲，半天工夫，塘干见泥，多少能捉点小鱼虾，村人又喜笑颜开
地分了。
水泵抬走，冷风嗖嗖，湿漉漉的塘埂上只剩下我爹在转悠，他在打

着自己的小算盘。
我家八口人，有近十亩薄田。只是孩子们多，读书上学，穿衣戴帽，

举手抬足间都要花费，爹娘愁白了头发。吃饭的多，干活的少，庄稼长
得歪歪扭扭，打不了多少粮食，原因在于缺乏底肥。没钱买肥料的爹见
门口多年未清的一塘好泥，肥得冒油，不正是上田的好肥料嘛。爹回
家，把大小孩子叫过来开会，准备干到年三十，起早打晚，一塘淤泥估
计能挖完。娘说淤泥里有黄鳝、泥鳅，搞好了够我们家过年吃。好久不
见油水的我们顿时来劲了。翌日一早，家人们穿上雨鞋，带上铁锹扁担
粪箕，挖泥、铲泥、抬泥，挑泥，开始忙活起来。
果然如娘所料，淤泥里确实有黄鳝、泥鳅藏身，没了水一抓一个

准。我个头小，铲不了泥，挑不了担，可我能抓黄鳝泥鳅。爹挖一锹泥，
我就瞪大眼睛搜寻。黄鳝有豇豆长的，也有小孩胳膊粗的，尽管风吹脸
庞，凉意袭人，可想到能打牙祭，乐得塘下塘上干劲十足。中午，娘将几
条黄鳝和着一锅豆腐炖得喷香，有肉的午饭是欢快的。

下午，一家人正忙着，塘埂外来了几个妇女，七嘴八舌说这块是她
家的泥，不能挖；那里是她家的，不许碰；还说你老胡家挖集体的塘泥
损公肥私，肯定不行。几个女人将塘埂上的树桠扯下，扔到塘泥上给自
家圈地占位。渐渐的，人越聚越多，整个池塘被树枝占了一大半，仅剩
下我家门口一小块。

这清淤活还怎么干？我娘放下泥担子，说我家老胡挖泥清塘是经
过队长同意，怎么就损公肥私了？大冷天抽水，你们不见人影，抽干水
你们都跑来分鱼虾，现在挖泥你们来阻拦，早干嘛去了？

领头的张光头家女人手里扬着树枝，说表姐你别激动，集体池塘
人人有份。你挖到塘里黄鳝泥鳅，也属于大家的，想独吞我们是不答应
的。平时文弱的娘大怒，喊一声我家不稀罕，便跳下池塘，夺过我的兜
笼爬上岸，揭开兜盖就往水沟里倒，几条黄鳝、泥鳅争先恐后滑入水
里，没了踪影。塘埂上的女人们一时呆住，唏嘘不已，叽叽咕咕一番才
慢慢散去。

爹眉宇紧锁，蹲在塘埂上一根接一根吸烟。
队长闻听，来安慰我爹，说乡下妇女眼皮浅，你只管清理你家门口

的泥。话毕，气哼哼走了。
兄弟姐妹们干活时热火朝天，出了汗猛一停下来内衣贴脊梁，站

在塘埂上牙齿打颤，冻得索索发抖。老三怒目圆睁，嚷着这活又冷又累
不干了，回家。爹说，说好的清淤，咋能遇到难事就打退堂鼓呢。塘清淤
了，明年就能多打粮食，吃到大鱼。话虽这么说，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
黄鳝泥鳅，被娘抛到水沟里，心疼得眼泪汪汪。

爹的话，我们听。继续挖泥，担泥运到水田里。淤泥实沉，一担各上
两锹，百十斤分量压得哥哥姐姐龇牙咧嘴，沉默替代了原先的欢笑。两
天后，我家门口的塘淤泥清理完毕，水田里也长高了一截，可我们心里
都憋着一口气。

队长见门口的塘泥挖出大半人深，四四方方很惹眼，成了样板。对
我爹说老胡，若是池塘都能这么深挖，来年蓄水不愁吃鱼。又挨家挨户
喊人来开会，清淤。那些人家都变卦了，嫌冷怕冻，说什么也不肯下塘，
表示塘里的黄鳝泥鳅不要了，还是让老胡家清淤吧。队长拉下脸说红
口白牙，讲话哪能反悔呢，谁占谁清。不清淤的话，来年一条鱼也别想
分到。男人们脸红，天寒地冻下塘搞一身泥，怪自家女人多事，骂骂咧
咧回家。

翌日一早娘开门，见门口摊着好几袋包心菜、萝卜等蔬菜，却不见
人影。正疑惑，赶牛路过的二爷说是几个女人拎来的。娘见池塘里的那
些占位树枝没了，明白了咋回事，心里也舒坦了。清淤活继续干，只是
娘吩咐我将抓到的黄鳝泥鳅都养在水缸里，一条也不许吃。

队长见我们一家人整天清淤，累得疲惫不堪，
想办法从邻村借来两辆拉土小推车，叫上几位壮
汉，一起加入清淤作业。到了腊月二十九下午，一
塘肥泥清理完毕。爹掘开水沟，清水欢快地流进池
塘，也流进我们沉闷的心田。队长笑，一塘好水啊，
来年有鱼吃；爹也笑，一塘好泥啊，来年兴庄稼。

烟花璀璨，鞭炮声声，就要过年了。娘的眼
角里满是喜悦，和爹抬着半缸收获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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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个不爱赶热闹场的人，偶尔也有例外。
晚餐罢，到城西新建的商业城“罍街”去散步

消食。临近路口，人稠车密。道路两边各色蒸炸、
卤煮、小吃、水果摊点首位衔接，烟气缭绕。小吃
摊主的吆喝声、进出车辆的鸣笛声，嘈嘈杂杂。懵
懂间，忽然想起：今天是“罍街”正式开街的吉
日，我是不期而遇，赶上了热闹。

早前，听说过省城合肥有个“罍街”商业城，
没去过。六安也要建一个“罍街”，我觉得蛮新
鲜。六安新建的“罍街”初具规模不久的一个秋
晨，在微微清风和柔光斜阳中，我乘兴在偌大、安
静、空旷商业街闲庭信步。至于，为什么要选址在
此，猜想应该是决策者看中了它依城傍水，祈望
开张之后的商业城能顺风顺水，财源滚滚如流、
人脉广博、人间烟火味浓吧。

罍街不仅地盘阔大，且四面临路，独占六安城
西一块四方环路的“风水”宝地，内里设计布局，也
看出了建造设计人的一番良苦用心——— 其糅明清
古风与现代构筑神韵于一体：有亭台、楼阁、连廊、
飞檐；错杂超市营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歌舞、
戏曲、艺术等经营内容和谐对接。未来，说不定这
还会是六安西城的又一大商业亮点呢。
虽是不期而遇，赶上罍街开街，也算是自己

的运气。没有想到一开街，罍街人气就这样旺。尽
管没有亲身感受到当日下午正式开街仪式的隆
重，但傍晚时分，罍街的景色感觉比之前来时白
日所见更胜一筹。夜幕下，有高耸城门的清浅疏
影，有店家广告的霓虹闪烁，有小巷深处七彩绚
烂，还有金光熠熠的罍街牌楼。

穿梭于熙熙攘攘人流之中，我不自觉随着人
潮便被带到了灯火通明的小吃一条街。这里的人
乌泱乌泱的，有的在“张三炒货铺”前购买炒货，
有的围拢在“新疆羊肉串店”门口眼巴巴急等着
要把烤熟的羊肉串带走；有的在“六安臭干”店铺
门口排着长队。总之，到小吃一条街来的人都是
奔吃的而来的，不管晚饭在家吃过没有，感觉对
眼的，能勾拨起腹内小馋虫的，多少也要买一点，
尝尝鲜，满足一下口腹之欲。置身如此热闹场景，
闻着食物五味飘香，我也不由得抛却了平日里的
淡定和习惯性的矜持，买了一碗臭豆腐干，一边
逛吃、一边闲看，随着人潮大流，兜兜转转。

在一阵响亮悠扬和高昂热烈的观众喝彩声
中，我被吸引到了街北大门的牌楼下，见这儿里三
层外三层，铁桶般地围着一圈人，我好奇又费力地

挤进一看，原来有人在搞现场直播。从现场设备
看，行头比较专业。人圈中心，有一男一女在作黄
梅对唱，表演、神韵到位，口音字正腔圆。极富深情
柔意的黄梅曲调，被表演者拿捏得入耳入心。围观
的游人听得出神入化，小声附和，连我这个黄梅戏
曲的门外汉也情不自禁裹足站定，不舍挪步离去。
在演艺者稍歇片刻的当儿，看着周边围成一圈欢
喜的人群，我不由得从心底陡然生出些许感叹：是
哟，好久没感受到这样的烟火气和热烈的氛围了。
许多年前，在某一处的街头巷尾，有人围成一圈，
看街头艺人表演的热闹场面，还清晰依然，让人情
怀难了。这算不算是一种乡愁呢，还是自己对已经
消逝的青春的一丝怀念？尽管那个时候，方方面面
大不如眼前，可那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心
底埋下的一份纯真和牵绊。

罍街开街之后又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再次去
了趟罍街。小吃一条街依然银花火树、灯火通明、
人流如织。在乐享小街美食的热闹中，我无意发
现了一处小小的变化——— 罍街大门头以及街内
的名字改掉了，“罍”改成了“皋”字。这种变化按
理说小也不算小，毕竟是个新的大商业城的名
头，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我暗自揣测：之前，
是不是开发商欲借船下海，追求成功，搞商业连
锁？省城有的，就直接拿来，安上这么个名字，省
心又省事。也许是开发商后来感觉有什么不妥，
还是改了为好。

暂且不管它因为什么改了名头，关注了这
一改动之后，我倒觉得改“罍”为“皋”反而
更为妥帖。毕竟“罍”只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
以此命名，并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说起“罍街”
还要费一番口舌向人解释究竟是哪个地方的“罍
街”。而“皋”、皋城却是我们六安独有的“这一
个”，历史文化悠久，传统内涵丰富，具有它的唯
一性。无论是土生土长的的六安人，还是曾在六
安生活、逗留过的外地人，讲起皋陶，说到皋
城多半也会知道说的就是六安，说的是六安人
自己的家乡。特别是曾
到“皋街”游玩过、又长
时间身在外地的六安人，
小吃街上的热热闹闹、浓
浓的人间烟火气会不会
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记，撩
起你深埋于内心牵肠挂
肚的乡愁呢？！

天，冷极了，飘着雪，纷纷扬
扬。
乘车去省城办事。列车抵达南

站时，雪愈发放肆，铺天盖地。下
车，过月台，经长廊，沿台阶而下。

“啪”地一声，前头有人摔了跤，骨
碌碌，一头滚下好几个台阶，眼镜
摔得老远。随手牵拉
的行李箱，也随之翻
滚着，耍着跟头，一
同跌了下去。

“呜呜呜……”
一阵女人的哭声传
来。“有人栽倒了！”
不知是谁喊了起来。
大家赶紧刹住脚，愣
在台阶两旁，惊恐地
朝下张望。“怎搞的
怎搞的？”一位戴着
粉色线帽，穿着讲究
的中年妇女，拖着沉
甸甸的行李箱，一边
大喊着，一边拨开人
群冲了下去。后边的
人，也一窝蜂似的往
下赶。我也随着人
群，往下紧走了几
步。原来，摔倒的是
一位年轻的女孩，三
十岁上下，穿着厚厚
的黑色羽绒服，泡鼓
囊囊，显得十分臃
肿。女孩趴在冰凉的
台阶上，双手撑着台
阶，挣扎着爬起来，
成了泪人。几位好心的女人赶紧搀
起她，试着扶她走下台阶。

女孩摔得过重，捂着肚子，一
个劲儿地大哭，疼得直不起腰，挪
不起半步。一位穿着翻领毛绒大衣
的大姐，拾起了女孩摔扁了的眼
镜，将就着帮着女孩戴上。此时，雪
下得似乎更大了，落了女孩一身。
周围的好心人，赶紧凑近女孩，撑
起雨伞，伴其左右。“别动别动，可
能是小产了”，一位大个子女人赶
紧摆手制止道，急速拨打着120。
这时，受伤的女孩疼得龇牙咧嘴，
哭得更凶了。头发乱蓬蓬、湿漉漉
的。“要是怀孕了，千万不能受
凉！”一位显得稍胖的中年妇女，一
边提醒着，一边把自己的挎包顺手

塞在女孩的屁股底下，麻利地扯下
自己的一副毛绒手套，垫在皮包
上，让女孩将就坐会。几位脑子来
得快、动作麻利的女人，早已与女
孩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找来站上
的工作人员帮忙。大家一齐动手，
小心翼翼地将女孩托进站内的志

愿服务驿站，稍作休息。
由于雪天的缘故，救护
车迟迟未赶到。大家一
边安慰着女孩，一边焦
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
不敢轻举妄动。站内的
工作人员，找来了大衣
给女孩披上。志愿者端
来了热水，让女孩喝一
口，压压惊。更多的人，
是在陪女孩说着话，打
听着她的来龙去脉，不
停地关心她的身体状
况，问她哪儿摔坏了，肚
子疼得可好受些。大家
似乎比女孩更着急、更
揪心。

原来，女孩是在山
区的一所学校里教书。
老公在省城里供职。年
内，忙完了学校的事务，
女孩带着身孕，从学校
里返回省城娘家过年，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意
外……
救护车终于到了。

女孩的家人也陆续赶到
现场，千恩万谢，和众人

一起动手，将女孩抬上了救护车，
呼啸而去……

望着救护车消失在茫茫的冰
天雪地里，这群热心的陌生人，男
男女女，老老少少，你看看我，我瞅
瞅你。大家长长地松了口气，相视
一笑，挥手打着招呼，各自散去。

雪，飘得更大了、更急了，像春
天绽开的朵朵梨花，点亮这座城，
温暖一站人。

谁的相思
跌进二月里
吻白梨花喊绿柳条

水仙含苞心事
一朵挤一朵
相互间欢乐嬉闹

寒梅微醉
被游人逗笑
满园春色跑出墙外

我打春天走过
深情等待
温暖的日子快到来

桃花开了

山坡上的桃花

开了，粉成一片
像夜空的星星
挂在故乡的眉间

夜深山静
春风偷偷跑来
与每一朵花缠绵
清晨的山色染成粉红

青草探出脑袋
想与落花谈场恋爱
麻雀多事，站枝头看热闹

我从往事里走来
一株桃树笑弯了腰
粉嫩花瓣如妻的笑靥
盛满露水，映出三月的模样

路过春天 (外一首)
汪 亭

人间烟火系乡愁
刘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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